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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经典
——读戏曲电影《野猪林》

戏哇甘电影《野猪林》是公认的经典中的经典，甚

至有人认为四十五年前崔嵬大师导演的这部影片至

今无人超越。在我看来，《野猪林》之所以成为经典，

崔嵬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其实只是基于一点，那就是

作为电影导演的他并没有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用所

谓现代的电影去改造传统的京剧；没有用电影无所

不能的镜头语汇去拔高、替代京剧本身特有的语言。

在《野猪林》之电影与京剧的联姻中，电影放低了自

己的身姿，收敛了炫目的技巧，某种意义上它服从了

京剧，但又帮助、拓展了京剧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

质的融合使戏曲电影《野猪林》焕发出有别于舞台

剧，又不失京剧本色的独特魅力。这魅力来自于原

汁原味的京腔京韵，来自于李少春及袁世海、杜近芳

近乎完美的唱念做打；同时，还来自于第七艺术运用

得当的镜头语汇——它拓展了舞台的有限空间，它

深入到了主要角色的内心深处，它使原本就充满戏

剧性的冲突愈加集中、强烈，它使原本就鲜明、突出

的个性愈加丰满、细腻，愈加感人。这就是人们之所

以今天还记得《野猪林》，至今忘不了它，欣赏它，仰

视它的终极理由。

戏曲电影《野猪林》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京剧，今

天我们学习、分析它，自然要从京剧《野猪林》开始。

一、李少春及《野猪林》在京剧中的地位

提起京剧《野猪林》，就不得不提起李少春；讲到

李少春，自然要讲到《野猪林》；李少春、《野猪林》不

可分。

李少春(1919--1975)河北霸县人，出身梨园世

家。其父李桂春，艺名小达子，多才多艺，善于创新，

为著名的京剧南派演员。李少春自幼随父学艺，继

而随杨派名师丁永利、余派名师陈秀华学习武生和

老生戏，后拜余叔岩为师，得到余派的真传。

李少春开创了把老生艺术与武生艺术融于一炉

的艺术流派，他文戏师承余派，武戏宗法杨派，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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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武杨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造，在中国京剧史上

留下了独特斑斓的一笔。李少春既能胜任成套的大

段唱腔，又有武生优美的功架和高难的技艺，唱念做

打在他的身上几乎是完美的统一。他行腔以圆熟婉

转和低沉回荡取胜，念自跌宕有致，演各类武生老生

戏各具特色，得心应手。周总理曾经感慨道：得多少

年才能培养出一个李少春啊!

李少春一生演了不少好戏，代表剧目有他父亲

亲传的《打金枝》，还有《上天台》、《长坂坡》、《云罗

山》、《将相和》等，《野猪林》是他的传世之作。

《野猪林》主要取材于《水浒传》第6—9回，又撷

取了明人李开先《宝剑记》传奇、陈与郊《灵宝刀》传

奇的有关素材，原系杨小楼、清逸居士所编，杨小楼

于1929年8月首演于北京，剧名《山神庙》。1950年

李少春、袁世海整理改编并演出，成为优秀的京剧剧

目之一。1962年由崔嵬导演拍成戏曲电影片，由李

少春、袁世海、杜近芳主演。电影版的《野猪林》比舞

台版的《野猪林》又有很大的改动与提高。

如上所述，《野猪林》这出戏最早由京剧名家杨

小楼演出，杨先生的《野猪林》可能是一出较纯粹的

武生戏。而李少春的《野猪林》弱化了武戏，但强化

了人物，表现出许多新的创造，有不少超越前辈的地

方。仅以唱腔而言，李少春根据自身文武兼擅的特

点，在50年版尤其是电影版《野猪林》中设计了不少

新的唱腔，如“山神庙”中“大雪飘”的唱段，“长亭别

妻”中大段的夫妻对唱等等。经过这样的脱胎创造，

这时的《野猪林》已成为一出融“唱念做打”于一炉的

经典剧目，并带有很浓重的李少春式文武老生戏的

特点。其中“大雪飘”等唱腔，很快成为李少春的代

表唱段，余音绕梁，四十余年不绝于耳。

《野猪林》集中展示了李少春文武老生全面精湛

的艺术才华，充分表现出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独特

超群的大家风采，从而更坚实地奠定了他在中国京

剧史上的地位。在各领风骚的京剧流派中，李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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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继马、谭、杨、奚四大须生后又一位光彩夺目的

人物。

提起李少春，提起《野猪林》，还有两位艺术家不

得不提，那就是袁世海和杜近芳。在《野猪林》中，他

们两位一个饰演了花和尚鲁智深，一个饰演了豹子

头林冲的娘子。应该说，李少春的林冲能那样光彩

夺目，还有赖于这两位艺术家的鼎力相托。很难想

象，如果没有了袁世海的鲁智深，缺失了杜近芳的林

娘子，孤零零剩下豹子头李少春一个，那样的经典就

大打折扣了。《野猪林》中让人荡气回肠的“义”与生

死相依的“情”肯定不会象现在这样令人击节慨叹、

唏嘘不已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传统戏曲舞

台上，袁世海的鲁智深就是“义”的符号，杜近芳的林

娘子就是“情”的化身。情义无价，其符号亦价值连

城。尤其对追求完美的京剧大家李少春来说，更是

如此。

二、崔嵬的戏曲电影观

谈京剧《野猪林》，离不开李少春。谈电影《野猪

林》，离不开崔嵬。而谈崔嵬，首先要谈谈他的戏曲

电影观。

大家都知道，崔嵬酷爱中国传统戏曲，在将戏曲

剧目搬上银幕方面，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扎实的身

体力行者。他以极大的热情，拍摄了一部又一部经

典剧目，几十年佳作不断。在一次次的创作实践中，

他形成了自己的戏曲电影观。

首先，崔嵬对戏曲电影的定位比较高。在崔嵬

看来，“戏曲片在我国电影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位

置。⋯⋯戏曲片是中国独特的艺术样式，在文艺百

花园中，这是一朵鲜艳的大花，而不是渺小暗淡的狗

尾巴花o'[I J崔嵬以“鲜艳的大花”而非“狗尾巴花”奠

定了戏曲电影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其实无论是在

崔嵬所处的时代还是今天，在电影界，对戏曲电影的

重视、认同，都存在着分歧。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传

统文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民族欣赏习惯的问题，当

然，也有着信息时代多元文化，多元消费的问题。在

这里我们也无暇论及其中的是与非，但从崔嵬这样

一位大师对传统戏曲的痴迷、敬畏中，难道对我们不

该有一丝震动，引我们一番思考吗?

戏曲电影是戏曲与电影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

合，二者的结合，位置应如何摆呢?崔嵬认为，“这种

结合并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互相依存，互相适

应的关系。”【21是电影服从戏曲呢?还是戏曲服从电

影?崔嵬旗帜鲜明地提出：“我认为主要的应该是电

影服从戏曲。虽然戏曲片是以电影的形式出现，但

它是以戏曲为内容，它必须建立在戏曲传统规律的

程式基础上，保持并发扬戏曲的特点。”【31这一点，对

于我们今天的戏曲电影创作仍有启发。

崔嵬在强调尊重戏曲的同时，并不拘泥于舞台

上原有的一切，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又要打破舞台

框框，利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要更加发挥戏曲艺

术的特点，力求做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优美动

人。”【41

“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优美动人”，这是崔嵬对

戏曲电影提出的相当高的美学要求，要达到这样的

境界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的。

在具体的创作中，崔嵬既反对把戏曲电影拍得

“故事片化”，同时，也反对纯纪录性，认为那不如不

拍。

导演在拍戏曲电影时，无疑有个再创造的问题，

崔嵬觉得，一个导演，你把舞台上的戏曲作为自己艺

术构思和艺术创造的材料，利用电影的特有表现手

法，进行再创造，这无可厚非。但他同时强调：“这个

再创造一定要尊重舞台演出的成果，不能胡改，一定

要保持舞台演出的特色；尊重戏曲所独有的表现手

法和传统规律的特点，既有舞台的风格，又要发挥电

影的特长，但绝不能拍得故事片化。”b1

其实，从艺术形态上讲，戏曲和电影是完全不同

的两种艺术形式。戏曲，尤其是高度凝练了的京剧，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表演的虚拟化，程式化，它是在

以虚写实，以少示多，以空白表现存在——一句词千

年万年，一挥手千军万马，一抬腿千山万水⋯⋯电影

则不同了，尤其是常规叙事的故事片，它是在以实写

实，它的镜头空间里出现的一切，都必须和生活毫无

二致，一点点的虚或假都会使人觉得难以忍受。崔

嵬讲的戏曲片不能拍得“故事片化”，其实是从根本

上分清了两种艺术的差别，提醒我们不要弄巧成拙。

戏曲和电影，有些东西可以互相融合，有些东西则决

不能强拉硬拽。有些东西可能相辅相成，有些东西

勉强凑到一起只能是不伦不类。

因此，崔嵬认为，并非所有的戏曲剧目都能拍成

电影。“能不能拍成电影，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o比如《秋江》，崔嵬承认它是个好

戏，但是拍电影就很困难，他说他不敢拍。原因在哪

儿呢?“这个戏的演员表演很细致，身段非常优美，

老艄公解缆，感觉上多么真实有趣。秋江的上船、下

船，船在水中的行走、波动，起伏变化⋯⋯这许多虚

拟的动作多么耐人寻味o-['0可是这一切没法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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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崔嵬提出一个选材的原则，也就是说一部戏能不

能拍成电影，“主要是看电影能不能帮戏曲的忙，如

果帮不了忙，拍出来反倒逊色，那倒不如不拍，或者

拍纪录性的。”【s’这个原则我以为至今依然应该有

效。1

崔嵬大师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在戏曲电影方

面的实践令人仰止，他的戏曲电影观仍很有价值，他

对戏曲电影的一腔热血仍在激荡着后来者的心。我

们今天研读他的《野猪林》，重温他有关戏曲电影的

点点滴滴，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三、电影《野猪林》的成功之处

崔嵬代表着中国戏曲电影创作曾经的巅峰，《野

猪林》是这巅峰的重要组成部分。崔嵬是一位大器

磅礴、极富创造性的电影导演，但在中国国粹京剧面

前，他屏神静气，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谦卑，

在学习，在挖掘，进而在吃透舞台戏的基础上，他又

大胆创造，充分调动电影的表现手段，把京剧的程式

美，虚拟美，音韵美；把《野猪林》的正与邪，情与义，

悲与壮；把李少春先生表演艺术中清越飘逸、含蓄俏

美的气质准确、完美、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地表现了

出来。崔嵬在电影《野猪林》中的再创造堪称经典，

那么，经典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回味的呢?

1、在剧作方面的成功再创造

戏曲搬上银幕，导演的再创造往往是从剧作开

始的。《野猪林》中，崔嵬大师也不例外。而具体到

创作上，无非是三个字：改，增，删。

(1)改

改什么?怎么改?这里面大有学问。且看崔嵬

大师是怎么改的吧。比如开头，原先的舞台剧高俅

在第一场就出场，崔嵬认为不合适，他觉得高俅不能

先露，于是电影就改为东岳庙烧香来作开头。这样

一改，大不一样了。第一，入戏快了。人物刚一上

场，东岳庙里林冲娘子一遇上高衙内，冲突马上就起

来了．戏剧性也强了，观众的心也一下就提到嗓子眼

了。第二，主要人物，主要线索非常清晰地展现在观

众的面前。林冲及娘子、鲁智深、高衙内、陆谦等正

反面人物悉数登场；三条线索——林冲与娘子，林冲

与鲁智深，林冲与高衙内、陆谦——霎那间有机地交

织在一起。一个东岳庙，将人物、戏剧冲突全牵了起

来。这一改动实在是事半功倍，妙不可言。另外，在

这里还要说上一句，这一改动除了以上所收的效果

外，它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电影的开头——因为戏

曲舞台没法这样开头，它的时空没这样自由。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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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头，属于话分几头说，一会儿东岳庙，一会儿菜

园子，典型的平行蒙太奇，完全是电影的东西。

从舞台到银幕，《野猪林》改动的还有不少，这里

就不一一列举了，但还有两段戏的改动值得一提。

一个是“长亭别妻”中，林冲和娘子的别愁离绪在舞

台剧中是以大段的对白来诉说的，而到了电影里改

为大段的对唱。同样，“野猪林”一场，林冲与鲁智深

的大段对白也改为对唱。这两处改动无疑非常成

功，它使人物情感的表达更加酣畅淋漓，声情并茂的

演唱自然比对白更具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象，如果

没有“长亭别妻”中大段的唱，林娘子的形象不知要

逊色多少。而现在则大不同了，这完全是“改”来的

新感觉。

(2)增

从舞台到银幕，《野猪林》增加了一些戏和唱段，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山神庙”一场中“大雪

飘”的唱段——

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

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

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

望家乡，去路远，

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

讲什么雄心欲把星河挽，

空怀雪刃未锄奸。

叹英雄生死离别遭危难，

满怀激愤问苍天：

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

问苍天，缺月儿何时再团圆?

问苍天，何日里重挥三尺剑?

诛尽奸贼庙堂宽!

壮怀得舒展，贼头祭龙泉。

却为何天颜遍堆愁和怨⋯⋯

天啊天!．莫非你也怕权奸有口难言?

风雪破屋瓦断苍天弄险，

你何苦林冲头上逞威严?

埋乾坤难埋英雄怨，

忍孤愤山神庙暂避风寒。

这段唱在原舞台剧中是没有的，是电影版新创

作的。这一唱段已成为林冲的保留唱段，也是电影

《野猪林》中最令人击节赞叹，最令人难忘的唱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野猪林》中所有的唱段，都无法

和这一唱段比。

这一唱段首先是唱词写得好。整段词把一个英

雄气短、壮志未酬的义士形象表达得细腻传神，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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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致；把一种悲凉沧桑的情境传递得凄楚深沉，极具

感染力，任什么时候，任谁听了，都不由不悲从中来，

唏嘘不已。

另外，这一唱段对于深入刻画林冲的内心世界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实际上整段唱就是林冲这

个人物的内心独自，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空怀激烈

壮志，也曾有过惬意人生的八十万禁军教头面临妻

离家散之穷途末路，内心倍受煎熬，又壮志未泯的一

个悲剧英雄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一唱段把《野猪林》的文学品味提高到一个相

当的档次，把京剧特有的韵味体现得酣畅到位，淋漓

尽致。平时我们也承认京剧是有文化的，但那只是

人云亦云，“大雪飘”让我们真真切切地见识了一回。

“大雪飘”的唱段诞生在崔嵬导演的电影版《野

猪林》里，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它是做为京剧大

师的李少春和做为电影大师的崔嵬强强联手的必然

产物，是两位艺术大家碰撞产生的灵感的火花。一

部戏，一段唱腔，它留给我们的是品味不尽的才情与

慨叹。

(3)删

从舞台到银幕，肯定会删掉一些戏，《野猪林》亦

不例外，比较典型的是“卖刀记”一节。舞台戏原来

的处理是：高俅与陆谦商议订下卖刀阴谋之后，高世

德上场，叫出高旺，把宝刀给高旺，让他上街去把刀

想法卖给林冲。下一场林冲、鲁智深上场后，高旺依

计上前卖刀。到了电影中，戏的处理就简洁多了，当

高俅与陆谦暗订阴谋之后，镜头一转，直接接一个中

景：阴暗的角落，高旺藏身墙后，待林冲在长街(后

景)一出现，他立刻高呼卖刀⋯⋯这样的改动，省略

了繁琐的上下场，观众一样能看得明白，戏的节奏一

下就紧凑了许多，自然也就好看多了。

好导演都能改本子，崔嵬大师于剧作极在行，

《野猪林》的改、增、删不能说化腐朽为神奇或点石成

金，但最起码增色不少，亦不乏神来之笔。

2、写意环境、场景的再造

崔嵬作为电影大师，他特别重视环境、气氛的营

造，尤其是拍戏曲片时，因为戏曲内容本身的要求，

加上崔嵬又特别反对将戏曲电影“故事片化”，因此，

“写意”就成为他再造环境，营造气氛的重要原则。

在《野猪林》中，所有的景，都力求突出其特定的气氛

和寓意，比较典型的有“白虎节堂”、“野猪林”。

在电影《野猪林》中，“白虎节堂”是一个重要场

景，在这里有林冲和高俅面对面最重的一场戏。在

这一堂景的搭建和镜头运用上，崔嵬始终强调了一

个“深”字——由深深的空间而传达出它的神秘感，

由神秘进而深不可测；在纵深空问中让黯淡的光线

描绘出它深似陷阱的寓意；通过远远的、高高在上的

“白虎节堂”和跌倒在地的林冲的对比，凸现出特殊

环境对峙中高俅的邪恶和强大，林冲的被诬陷与无

助。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场景还像舞台剧一样，基本

一个平面场景，那力度就差得远了。

“野猪林”是全剧的重要场景，在小说《水浒传》

里，它是被这样描绘的：那是“烟笼雾锁”的“一座猛

恶林子”。崔嵬在电影中强化了它的“烟”和“雾”，营

造出一个危机四伏，前景未卜的特定环境，林子的

“猛恶感”油然而生——因为在这样空荡荡、雾蒙蒙、

肃杀寂冷的林子里，太适合杀人了，不要说杀一个

人，杀十个又何妨?谁又能知道呢?因此，当林冲被

两个公差一押到这里，观众脊背上不由得会激起层

层鸡皮疙瘩，对林冲命运的担忧一下就涌上心头。

这也正是崔嵬导演要的“野猪林”写意场景的效果。

3、镜头的运用

像崔嵬这样，既真的懂戏，又真懂镜头的导演，

中国不多。由于崔嵬具备了这两手，因此，在戏与镜

头的结合上，他可说是左右逢源，驾轻就熟。他懂得

什么时候该用全景，什么时候该用中景，什么时候该

给演员近景，什么时候该推成特写。《野猪林》在镜

头运用上堪称经典。一般来说，在介绍场景，渲染气

氛时，导演多用全景。在表现京剧表演特有的段落，

尤其是拍摄一些身段如“吊毛”、“台蛮”、“台提”时，

导演多用中景加小全，以让观众能完整地欣赏到这

些动作特别的魅力。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关键时刻，

导演多用近景。在抒发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时，崔

嵬会毫不犹豫地将摄影机推上去，让特写镜头记录

下人物内心深处那深沉、细腻、复杂、令人难忘的隐

秘信息。在《野猪林》的镜头运用中，除了公堂上差

役的特写镜头稍感突兀，鲁智深的近景效果值得商

榷以外，全片的其它镜头可说是有章有法，运用得

当，无论是在场景、气氛的营造，还是在人物塑造方

面，绝对是功不可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大胆

运用在林冲及娘子身上的近景与特写的正反打镜

头，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中探幽寻迹，强烈细腻，感

天动地，居功至伟。

4、关于表演

崔嵬是演员出身，当导演后仍酷爱表演艺术，难

能可贵的是他对戏曲表演不仅喜欢，而且深得其中

三昧。在《野猪林》中，他对李少春的帮助亦不少，拍

摄现场，他们常切磋探讨。比如一个简单的道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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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戏曲舞台上，演员随手舞来舞去，洒脱自然，谁看

着都舒服。可到了电影中就不行了，怎么看怎么别

扭。怎么办?崔嵬脑筋一动，用扇子。李少春先生

一试，挺好，既不影响身段，也不别扭，那就用吧!这

是小地方。大的方面，在重场戏方面，崔嵬也是大胆

创新，一切以塑造人物，抒发情感为最高任务。如

“长亭别妻”中，杜近芳饰演的林娘子在和丈夫生离

死别的大段唱中，不禁悲从中来，这时候按京剧表演

的路数，那是再悲再痛也不能掉泪的，因为它有个演

员的妆的问题。崔嵬根据人物此时此景此刻的真实

体验，启发杜近芳，他说：“流泪弄脏了化妆，只是技

术问题；可是，激情是艺术的生命，你不要怕哭出泪

来弄脏了妆，必须保证演出激情来”，要尽一切可能

“把人物真挚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收到打

动观众的艺术效果。”【91在崔嵬的启发、感染下，杜近

芳消除了顾虑，放开了手脚，打开了情感的闸门，毅

然让眼泪冲破了固有的表演习惯，把这场恩爱夫妻

生死诀别的戏演得声泪俱下，哀婉强烈，凄楚动人，

把一个重情重义的林冲娘子的感人形象从此镌刻在

了广大观众的心窝里。林娘子不一定是杜近芳塑造

的最重要的角色，但无疑是她塑造的最感人的角色。

这一点，和崔嵬导演关系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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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少春的《野猪林》到崔嵬的《野猪林》，我们

体味到了京剧的独特韵味，看到了电影再创造的超

凡魅力。让我们记住李少春，记住崔嵬，记住他们共

同培育的我国戏曲电影之经典的经典——《野猪

林》。让我们继续他们的志向，发挥他们的才情，创

作出更多更好的戏曲电影作品，为繁荣中国戏曲电

影文化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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